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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呆官日记》为中篇小说单行本， 年

月由上海远东图书公司初版。为“二百零四号丛

书之六”。现据远东图书公司初版编入。



第 3 页

三月 星期六初八日

听人说，记下了日记，将来有许多用处，仿佛还可以卖

钱，我定下志愿，从此以后要每天写日记了。我们主人，（应

当说朋友啊，他曾叫过我为老弟，平时也喊我的号，很亲热，

这的确是一位好朋友！）成天也写日记的，不过日里所作的他

不写上， 照我所知的譬如打牌，吵架，生气时用手杖打

书记之类，他不写在日记上。 写上的却满是不可信的话。

大约因为他是国家大员，又是有学问的人，所以在做文章吧。

写日记若认真，照直写，像我不过一匹狗，说狗话，自己看

来也不顺眼，这也是事实。然而我当天赌咒，我要“忠实”

自己的。一个狗当然不好说谎忠实于某人或某党，骗钱骗饭，

但我还有我自己。有些人似乎是因为不要自己，所以本来好

好的一个人，却作成某某“走狗”的。我写到此我想笑了，

既然人都可以称为狗，我为什么不可称为人呢？假使我那朋

友让我穿上体面的衣服，排排场场的到社会上同绅士们应酬，

呆官日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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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当然也是绅士！

我并不否认在社会上充绅士是坏的。单是享乐，就是我

这样一匹狗，也有充绅士的必须了。

三 星期日月初九日

我说过，我的日记要按日写，我就按日写。

今天晴，天气暖，温度好，真是好春天。

（我心上好快活呀 哈哈，这简直是新诗了，我应当涂

掉，另外说，我心上快活得很，仿佛吃了仙丹妙药。若是我

那主人 嗐，我又说主人。我那朋友，若是如此神清气爽，

他又必定说是念完《法华经》的结果了，其实我是并不念

《法华经》，也不念别的什么经，总之不念不背不读诵，仍然

如此舒畅的。

我随我朋友到公园去，玩了一阵，坐了一阵，看了一阵，

（我可不喝茶，我试过，味道苦，像药，要不得。）我见到许

多绅士。绅士们，见了面，亲热的握手，和气的点头，快乐

的谈话，气概从容不迫，真是可以羡慕的。我若将来也成了

绅士，我就也成天去公园。不过茶我决对不喝，我不同人点

头握手，我玩我的。公园无肮脏人在场，空气很好，合卫生，

大致是真的。

假使真有这一日，不知人家称呼我是狗，还是人 我不

懂这规矩。我想这总有规矩的。中国卖烟有禁烟条例，卖人

口有行市，我们的事也总不缺少规矩的吧。

我想到未来的那一日我就忍不住笑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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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月初 星期一十日

哈哈，我的气运！你们不相识的，为我贺喜吧。我不单穿

了体面衣服，从此是上等人，而且我是国家的官吏了。我说过

我不作官的话，是的，我不否认，如我不否认我是无政府主义者

一样，我曾经同朋友谈过。但是，我如今才知道作官后仍然可

以保持我个人的信仰。只要不放在口上，（放在口上的当然是

做官的工具，）我这官作来并不算与我信仰相违的。

我是拿五级薪的二等科员，在我头上的上司是科长厅长，

在我脚下僚属是书记司书生之类。我也如其他科员一样，应

当办、公事。以后我当然很忙了。我以后必定按照衙门规矩起

床上衙门，当然不能像先前浪漫了。我担心的是我对于许多

事都不懂，我到衙门会闹出一打笑话。还有那地方，似乎还

有女的同事，我真不惯。女人一定怕我咬她害她，不欢喜我。

因为样子丑，他们都看得我很远，不与我交言，也总有之。

唉，我想起这些来就有点心烦。

但我今天应当是很快活的。

我不明白为什么我就做了官。或者是我为他们主义尽过

力？我攻击过“军阀？”（我看到过两个军阀，主人告我指点

我看的。）我咬过到衙门来请愿的群众？我实在不明白。不过

我想作官大概也用不着许多理由吧。如今革命成了功，建设

处处要人材，各部各局设了数不清楚的机关，未必每一个机

关中的每一个职员都是有拿薪水的理由的吧，我何必在此事

上疑是误会，把心不安。我以后照到别的同事一样，安安分

分作下去，看事行事，保可不生问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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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面的思想是起床以前在床上想的。到起来以后，我走

到朋友那里去，问朋友，朋友笑。

他说“：这不知道么？完全是我帮你设的法！”

“是真的吗？”因为朋友平时同人说假话似乎比说真话多。

“难道对你我也说假话？”朋友见我疑心不决，有点生气

的样子。

我连忙说我猜是猜想到了，故意来问问的。朋友就打哈

哈笑，说照我这样聪明，不应当不明白这事的。我真不知应

如何感激他。我许下了一个愿心，等待再有年青人捣乱说我

朋友是腐化分子时，愿意印刷一千张传单说我朋友是好人，

为他证明。我赌咒要作到这事。

朋友要我放心进衙门去办公，不必害羞，事情作不作不

要理，坐到办公厅自己桌上，玩几点钟，我点头。

我就上衙门，我的新衣，我的仪表，我相信在同事中曾

起了惊讶。他们对我非常客气，连科长也是一样，像老朋友

又像老亲家。毫无拘束的谈笑，以及毫无拘束的玩，我感到

作官的方便。我笑我自己不曾上衙门以前的胆怯，这真可笑。

我知道，他们是因为知道我是一个要人的朋友，所以特别想

同我要好的；那种要好情形，简直是一见面就得拜把子呼哥

唤弟。我看看这些年青的同志，（他们喊我是都喊同志的），

我觉得心上轻松。一个两个脸嫩嫩的头发溜光，全是眉清目

秀齿白唇红，我很欢喜这些同志。这些同志衣服全穿得很入

时，打扮得体面标致，如像赴宴一样，我自顾不免多少有点

惭愧。虽然我的衣服是新的，材料也好，式样也好，不过我

的脸，那么毛胡胡的，简直像不曾刮过一样，真不行。我应

当买一把保险刀的，我不能在此事上悭吝，省得人笑话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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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 星期二月十一日

梦到一个地方全是人。似乎开大会模样，有主席台，有

纠察队，有大的白布写的黑口号，有散传单的人。我满想挤

进去看看是些什么人演说，挤了半天还只到中间。我眼睛平

时并不算坏，耳朵也被人夸奖过，这时却看不清这主席是谁，

也听不到他说什么。我还用了我的嗅觉，（因为我自己相信得

过，若是主席是老头子我嗅得出。）也失败了。问左右的人，

他们也摇头。但我从地下捡得一张传单了，看传单知道了是

为反对日本出兵的事而起的。一些提案，仿佛由主席念出，

就无条件通过了。凡是规矩照例一到了通过一个案子，在下

面的一群全应喊“政府万岁”“主义万岁”，所以我也叫了两

声。到后来，大家游行，高声喊“打倒日本帝国主义”时，

有些人喊顺了口，把 本”喊成“英国”，于是这人就被指

挥批颊，说这样不小心　，随意乱喊，还成党员吗？那被打的

人默默不再作声，这人的服从，使我佩服。

不过我心中就有点奇怪。我还不曾听过英帝国主义打倒

的消息。也许我这不大欢喜看报纸的狗，浅见寡闻，所以不

知道这么一回事了。我就设法咬一个人的衣，问他道：

“先生，同志，我们口号为什么不同先前了呢？”

那人摇头不懂。我再说：

“同志，我问的是为什么只有日帝国主义该打倒，其他却

不过问？”

“英国同我们政府要好了，你不知道么？”

我惭愧了，因为这同志的一说。我连这样一件最近的事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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情也不知道，真浅薄！

梦的地方不久又变了，我到了一个很生疏的地方，昂了

头，看到一块匾，写的四个大字是“天下太平。”大致此时真

已到了天下太平的时候了，我欢喜得跳跃。中国统一了，一

切旧军阀，全改了名称，由督军省长改为委员主席，警察官

改了公安局长，知事改为县长，在名称下全国已经统了一，

每一个要人兼的差至少是五种，年青人不满意的全当共产党

杀尽，革命当然是可以算成功了。我用我公民一分子的诚心

来感谢这些首领的建设。我若是懂得做诗，用古韵凑四言八

句，我必定写一篇诗来颂祷这些首领的长寿多福。这些有权

有势的人，真是值得敬服，我不是特别谄媚来拥护他们，若

有人骂我，我决不承认！

我还梦到⋯⋯

唉，夜长梦多，一夜真不容易过去！我但愿有些为我欢喜

的梦，是真的事实，其余一些我所不欢喜的，就按照梦的成规，

把事实恰恰放在相反一面。听到朋友说，梦到抓屎的主可以发

横财，可不知我梦到天下太平，这兆头是在什么上面。

我今天忽然想起我的科长是梦中被打耳光的那人了，我

看到脸有点肿，他做的文章是在革命月报上发表，曾骂过专

一来到中国内地杀中国人的英兵。但我似乎又记得科长只被

上司警戒过，并无打耳光的事情。当真的，处此革命政府的

情形下，办事员职司上，打是用不着。除非上司是作过旧军

阀，懂到打人的趣味，以及打人的效果，决不伸手。

然而我为什么专在此等小事上来记我的日记呢？被打被

杀，不要理由，也可以随便的执行，是目下的事实，我能成

天来记录这些么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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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应当念一篇革命正义与人格，这文章将来极有用处。

三月 星期三十二日

同事对我真好。我说这个仿佛已有几遍了，但不得不再

说一遍。

我以为作科员的成天有事作，谁知做官与作科员是两件

事，我如今是正在作官。练习我的懒惰，到了家，则就是我升迁

的时候了。事情越大越不必作事，这是在中国作官特别的好

处。这有什么办法呢？制度是这么定下，习惯养成于前清，在

先不明白伟人的身体气魄健壮的原由，这时可就全体知道了。

衙门不是银行商店，也不是酒馆菜馆，当然是应当有许多人闲

着，坐到软的椅上，口中衔了烟，享受那谈闲天的福气！

我不惯这生活，我同朋友说过。朋友却笑我，慢慢的自

然会习惯，我不大相信。虽不十分相信，但我明白绅士就是

这么养成，若我并不反对世界上有绅士，我的生活真是应当

在一种长久训练下变成另一个我的。

说到变，我又想起一样事来了。变的事实是有的，如像

近来的奉天一样，也容易得很，只须把旗子一换，就把北伐

完成统一中国了。不过这也恐怕不是他们首领所料到的事，

假若是早就料及，那要换旗子总不是难事。若早知道旗子一

换就成功，那打仗的人，当时决不随便放枪放炮，听说炮弹

从外国买来，价钱并不少，即说中国人却无价值可言，一粒

子弹即是一点国库，不很合算吧。

我说这话，或者有人就要驳我，因为我是一匹狗，人的

事那里能随便发表意见。我这日记以后真不可送另外一人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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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，不然我便会凭空变成共产党。

天气渐渐热了，山上的草长齐了，公园的花开了，乘星

期，我将同我朋友玩一天。今天到公园，见到许多伟人在赋

诗，背了手在花阴下走，有些又正用手抹着胡须，作着那

“拈断数茎须”的辛苦事业。朋友说这些人是“太平宰相”，

还有在那土坪上打太极拳的，朋友说这是“儒将”。太平宰相

同儒将，都并不讨人嫌，样子和蔼，身体肥胖，气概雍容，

语言清朗，我几几乎不能自已的喊出万岁来。有这些人治理

中国，一切人，对于中国前途，不乐观可真不行！可惜我不

懂中国旧诗，不然我可以把韵抄下来，和几首诗，同这些伟

人唱酬一番，显显我的才情。

三月十三日 星期四

到办公处，听到同志中一人说，从北平，送来一大批灾

官，可以去看，像看戏。因为这之间并不缺少那另一时代的

伟人。我就去看。看见了。我还同他们说话，问北平情形，

知道许多我想知道的事。

灾官样子真可怜。可是，我将来不会到这样情形么？人

的事料不到的很多，我不敢太相信看相人说我的话。我看看，

在灾官中，相貌好不是没有人，且比较起来，似乎全都是很

有福气的相，但眼前却很苦。我遇到一个灾官很聪明清白，

他同我说，“自己是享福够了，应当轮到受苦的时候了。在当

权时不要冤钱，所以如今就成了仿佛灾民模样的东西。若在

先学到目下伟人的机智，能应用许多机会把私蓄增加起来，

则此时住在租界上或者还有被绑危险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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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话大约不是愤语，他说话时神气洋洋如平时，一点不

紧张的。他的话说得很对，可是要我同意也只同意一半，因

为即或有了钱，果能如目下高等行政官，有权有势，被绑总

之不会有吧。听说绑案虽多，绑匪半数出身于军人，所以倒

不忘本，认黑白，讲交道，这例子可以从本事件上可以找出

的。我们还不曾听过革命伟人被绑过一次的新闻，我希望有

这事，梦中也还是并无人告我这样一个消息。至于说，军人

的钱，是在枪上，拿得拿不得全要勇气，绑匪不消说是缺少

勇气的一种人作的。若绑匪有枪有勇气，那他也可以在另一

地方正式挂旗成军了。

至于说，绑票人，间或有与当局伟人是亲家把弟兄的，

这话不可乱说乱信。即或不是谣言，也不能说，也不能听。

我们并没有见过绑匪头上刻得有字，或身边佩有符号，我们

又不曾听伟人提过这事，当然全信不得。至于外国报纸，说

绑票案与军饷有关，更属无稽之谈，此时中国各省，全不缺

少鸦片烟捐税，譬如四川一省，有田不种烟者，尚当课以懒

捐，收税方法既完密异常，且寓禁于征，正大光明，建设开

始，禁烟局成立，极力整顿收入，实大有可观，岂有舍此方

便，别图不可恃之途迳？外人造谣，真可切齿，明于中国情

形的外国人，是决不至于为这谬论谣言煽动的。

呵呵，我今天写了些什么话在纸上了呢？说灾官，说绑

票，说禁烟，我的思想全部都不隐不饰写到上面了。让我思

索一下，还忘了什么事不做。⋯⋯我将思索一点钟。⋯⋯我

记起来了，我忘了我自己一件大事。⋯⋯但我不能将这样事

写到这上面，我怕得是将来自己见到这日记红脸。我胡胡涂

涂的做了一件只有做梦才如此开心的事，作过了，还有证据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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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明不是梦，真可以说是糟糕！

事情在别一个同事作来是平平常常，不当成正经事体就

会当成游戏事体的，我可不。我只是胡胡涂涂。我非把这胡

涂处写明白不可。尽他日红脸，我也将写载详细，才算真实。

绅士要虚伪的名，所以时常说谎赌咒，我可以不必学上流人！

我的事情⋯⋯唉，还是不说好。

我休息了，思索了又一点钟，看到底写上不写上。⋯⋯

唉，还是写。

我对我的一个女同事，作了一件呆事！！！我帮她办了一

件公文，把公文办好，送到她面前，作呆事的机会忽然来到。

我偎近她了，用舌舔了她的手。

她不生气，用手打我的头，说我太谄。是的，她这样说

的，她不生气，她笑，我决不看错。但是她冤了我，虽然当

时我并不分辩。我有什么谄的本领呢？难道凡是一匹狗，它

的行为就都是谄么？难道这只是狗做的事么？

我不能这样生着无害于事的遐想！我想我可以爱她。女

人欢喜的难道不正是因为男人善于买媚一事么？我似乎见到

一本书上曾这样解释过女子的心理上的常态过。我又似乎记

到是朋友同我说过，朋友说他若是有我的聪明伶俐，绝对可

以同他所欢喜的女子要好了。这话我总以为是朋友取笑我的

话，实在不大敢信以为真。如今可好了。我可以来在我自己

的事件上证明了。这事我暂时总不能同我的朋友说明，我得

隐瞒一切人。这是我的私事。在先我以为只有人有私事，狗

是不准有私事的，此时我推翻了我的意见了。凡是我的私事，

他人无权过问，我赌咒决不能把这秘密告给其他一人。

“凤，我先是仿佛你可爱，如今却因为你对我很好，我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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真觉得你十分可爱了。”

唉，我自言自语的说这话，真近于害相思病的呆子了

我还是睡了，省得烦恼。

三月十四日 星期五

一个新的天气带来了新的希望，我起了床，运动了身体，

作了八分钟深呼吸，心情愉快。但是忽然风来了，雨来了，

从我心上生起的风雨真不容易躲避，我想起了凤的身分与她

的友人来了。我怎么也不能忘记我是狗的事实！别的人，妄

想总不缺少理由，我可是靠什么理由来希望要她爱我呢？她

知道我是狗，难道她会因为我有狗的德性生了赏识，对我便

甘心情愿么？一个男人，固然也有专靠放赖，使女人倾心，

终于投降的。有一个女人，我还听到是被男人纠缠不过，所

以不要身分，随到男人私奔的。可是这全不是我的事。我的

前途并不可说乐观！

我想起我是应当在事业上努力的一个狗，所以暂时把苦

恼放下，上衙门去办公。办公却遇到女人于大门边，她见我

跳跳跃跃走过她身边，对我笑，喊我的小名，我嗅了嗅她的

裙角，打了一个嚏，就走过身了。唉，谁也不明白我办事无

精神是为什么！连她也不知道我，还说别人吗？

没有人知道自然是我的幸福，不过她不应当不明白。我

以为她是假装。大凡一个男子的秘密，最先看出的总是女人。

她眼睛看得出我懒于作事的原因，但她的口是为准备接吻用

的，自然不说什么废话，也决不会逢人便告。

我心里实在不快活。天气越好我脾气越坏。我又不能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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谁去谈心，又不能安心独自坐在桌上办事。我爱她，越看越

爱！爱从心上涌起，却不能在她身边去说。且我猜想得出，

纵是说，她也可以说全不懂。一个女子对于狗的言语她是很

有理由说听不懂而加以拒绝的。一个女人除了自己蓄养的狗，

因为知道脾气全无惧心以外，一匹半生不熟的狗，总不能十

分亲近。呵，我悲哀！

三 星期六月十五日

这一天我很悲哀。天气，仿佛对我同情，也悲哀起来了。

早上落小雨，落到晚，还不晴。天上的云气是有散尽的一时，

我心上的悲哀可不知到何时才见开朗。

可是这风若从凤方面吹来，我不敢说这悲哀有多少时候

能留在我心上！

人家说，悲哀时，你做首诗吧。我做诗，我倘若真能做

诗，她会从诗上知道我心情是怎样一种可怜心情！我待喊，

我的天，我的神，你救我，若就蒙了救，得她来援手，那我

非买一本新诗指南来学做诗不可。我如今纵喊，是空喊，或

者还会被人家骂我发疯，我即或要爱，我不能尽一些人随口

喊作疯子！要爱的人在这世界上也很多，纵无一个人愿意因

此加上一顶愚人的王冠到头上吧。

我想起不少的精致透辟言语，预备同凤去说，一当到她

的面前，我所有的话全完了。我的话像冰，在日头面前不得

不融解。我的话是铅作的针，遇了水银就化了。我的话是为

我自己说，倒并不像为她说的。

我很无聊，十二个，一百二十个，一千二百个 整个的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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无聊呀！若是天秤是可以称得忧愁分量的东西，我真要借重

这东西为我过秤！

三月十六 星期日日

往天，我笑别人，跌在恋爱里时全身的抽缩不安，愁眉

苦眼的向人，作贼似的躲躲闪闪。如今我仿佛也到这地步了。

今天天气好了点，我心上的东西还是昨天一样。

昨天，到衙门去，一个同事三等科员，见到了我样子，

失了往日的活泼，就问我说，“好朋友，莫非有心事么”，我

说，“心事是不会有，但是身体上的确是不很舒服。”他说，

“你打拳了么，”我说“，我又不想考武士壮士，又不是革命伟

人，打什么拳？”他说，“那不一定，太极拳是国粹，是文化，

不一定要论人论职吧。”

话虽对，我仍然不照到他办。我可以读革命真理或入党

须知五十遍，比打拳总还有效验点。我不明白打一次拳可以

得多少要人拍掌，我不明白比武一趟可以得多少钱，但我很

清楚的是我把党纲背读成诵，则遇到升级考试时，我占的便

宜总比学会一趟拳腿为有用处。

我当真就去读我应读的书，可是，我自问自己，并无升

官发财私心，我敢赌咒！他们说作官不论新旧，发财为第一

目的，看看不会发财的灾官，可知这话亦正不缺乏真理。但

我一有钱，我就害怕。请想，几千几万，百万千万，虽然是

纸钞，是票据，我怎么有法子弄得清楚？钱多了，想用处，

（钱当是为了用才要它，可是中国有些人积钱是玩的。）我就

想不出。我又不能像其他大人物那么熟习世界金融，我又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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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学有些慈善家的太太，懂得国内公债行市以及租界上地皮

行市。我假使身边有一千块钱，就真不好办了。也幸好是连

一千块的一半也不曾有，不然真是一件麻烦事。

读了一阵书，精神真觉好一点了，也似乎把凤的优美忘

掉了，但愿这书有这样神力，能帮助我抵抗一切！别人读这

书，就可以应县长考试，我读这书却能忘忧，大约都不是著

者当年握笔时所能想到的。

今天是星期，我学一个基督教人，作祷告。我的祷告是

在一本革命须知书前做的，我轻轻的说，神，老爷，主子，

给我力，给我生气，给我便捷，好让我从恋爱中逃遁如野羊

在猎人手中逃遁吧。

三月十七 星期一日

我显然还是在凤的手中，逃遁不了。她看我一眼，我就

打战。她一笑，我的心就紧。她说一句话，我就像听法官对

我宣布罪名。人家说，有了恋爱的男子对于女人，但思忠实

为狗：这话不可信。我已经是狗了，我的忠实，为什么还不

为她所垂怜呢？她并没有背了人说爱我的话，倒是多次当到

若干同志说很欢喜我，当人面前说，正不啻暴露这隐密让我

痛苦。我想对她说，可爱的人，这话留到以后说吧，留到并

无一个人在我们跟前时说吧，又不敢向她如此请求。

我气运不大好，才遇到这事。

我对于我的痛苦，只有拿工作来消遣一个办法，所以我

向科长说：“愿意办三件长的公文，答应当天缴卷。”科长睁

了眼，对我发愣，许久许久才说道：“同志，你的勤干实在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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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佩服，可是这里几天来并无事可办！”他说过后，且笑了，

同我握握手，表示对我加以敬重。大约说愿意多办事的人很

少有，所以我的话虽不曾实现，在科长心中，也觉着我是特

别的忠实同志了。我谢谢他。但我当真愿意他给我办一点事。

我的耐心，我的性格，真不是适宜于做官！那么成天坐，吸

烟，谈笑话，把某伟人的轶事提出数条来讨论，互相便鼓掌，

打哈哈，打酸嗝，打哈欠，这生活我干不来！

见了凤，我就想咬她一口。这思想来的真可怕。但这是

当真的，我并不说过假话。也许一匹狗只有这样思想，一个

人高超得多，关于吃，是全因为教育的结果，所以不能随便

说，也不能随便引起这欲望了。不过我知道的事，却又不尽

然。我的朋友，那上等人，他就在一种很暧昧的情形下吃过

几个女人了。当到他要动手吃时，就把我逐出门外，说，不

准在此呆，不准看，其实我仍然似乎看见了。我眼不见鼻子

却嗅得出。他放我进他的房以后，我装老成，不说不笑，只

把鼻子闻嗅，那坐在大椅上的女客，就笑，且打我的头。我

不愿意这女人的手这时放在我头上，我怕悖时，所以逃出房

外。一逃出房外，他们更好笑，只听到主人说，它闻得出哩。

谁知道我岂但闻得出，声音我也听得懂！

凤是正仿佛因为预备被人吃，所以长得如此丰艳美好的。

我不明白世界上有些人就长得如此好看，使人一见就想吃她，

有些人又使人一见就想逃走，是什么道理？女同志真可以说

是奇怪东西，至少这衙门的一般男同志将承认我这个话。

我对于凤仿佛非吃不可的神气，大约凤也看得出了。她

躲我避我。我很明白。我待说，“我的王，我的主，我这希望

原无害于你，信我的诚实，怜悯我，让我同你接吻 同你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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